
用教育传递科学 DNA 

——专访国科大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院长李国杰院士 

本报记者 李斐然 

 

69 岁的李国杰院士曾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他的头衔很多：

中国工程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科院计算所首席科学家等。不过，

在他学生的描述里，他更像一位亲切的长者——这是一个“总是对教育亲力亲为

的院士”，一个“很像家长的老师”，一个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却总愿意抽出时间

给新入学的学生做入学教育的老师。正是这样一位院士、一个老师，让那些最终

留在计算所继续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他的学生们连连说：“我今天对学生的方

式，就是曾经李老师的做法。” 

 11 月 7 日，在中科院计算所，李国杰院士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 

 

中国科学院办教育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在其他国家，科学院带学生的不多，看

上去好像中科院的模式很独特。事实上，我们国家的研究生制度，是中科院带头

搞起来的，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获得国务院批准的研究生院，就是中科院研究生

院（当时叫中国科大研究生院）。在中国研究生培养上，中科院功不可没。 

为什么中科院培养研究生能有今天的影响力呢？研究生课程主要重视学生动手

能力，而中科院承担了国家比较重大的科研项目，这些项目往往规模比较大，持

续时间也比较长，比如在计算所，学生有机会直接参与到国家重大科技专项、973

等国家重大项目，所以学生在中科院的这种环境下受到的锻炼，与国外很多优秀

大学的前瞻性研究的水平是相当的。 

我曾经有个生物信息学方向的学生，我把他派到哈佛大学去交流学习，本来打算

让他去一年，做好研究写了论文再回来，但是半年他就回国了。我挺纳闷，为什

么半年就回来了？他说，在哈佛做研究还没有计算所好，导师分配做的工作创新

性不够，内容也很单调，而在咱们计算所能按自己的想法做前瞻性研究。我觉得

这话未见得全面，但至少说明，计算所的研究水平对学生的吸引力并不比国外著

名大学差。 

不久前，中国科学院大学给我通知，要我做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院长。我就说，



哎，你们找个年轻的当院长吧。但是他们说，是白春礼院长点的你的名啊！我想

了想，最后还是接受了。因为对于这项职责，我还真是有很多想法。 

我在很多地方都在讲，中科院研究所对于国家的贡献，不仅仅是承担了重点科研

项目，还包括它为国家、为社会培养的人才。我一直有个期望，希望今后中国科

学院大学真正能有一部分“以教学为主”的教师。我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在中科

院内部树立以教书育人为荣的成就感。 

今后，我希望我们这些科研人员聚在一起聊天，有的人可以说自己的科研水平很

高，在国际上发表过多少篇论文，受到国际上的承认，这是他的成就；有的人也

可以说自己的研究很重要，是国家重点项目，给国家科技进步和战略发展带来了

实际意义，这也是一种成就；有的人擅长技术转移，能够将自己的技术直接用于

企业，成立大公司，创造了很高的经济效益，这也挺好。可是，我希望也有人能

骄傲地说，我的最大成就、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就是我培养出的几十名学生非常

优秀，这些学生在国际上崭露头角，能够成为对拔尖的科研人才。 

我自己有很多满意的学生。主持了曙光 1000 以后，由我的学生孙凝晖带头组织

继续做高性能计算机研发。每次评国家奖，都是他排第一、曙光 4000 开始获奖

人员中就没我的名字了。我能有这样出色的学生，我觉得挺高兴的。 

虽然我知道学生们以后走向外企、国企的人数不少，但从我的愿望说，我还是希

望有更多的人去高校，或者去科研单位。教育就像是 DNA，我希望中科院的精神

能如同基因一样得到传递。我们实验室的文化理念，简单说就是——“科研为国

分忧，创新与民造福”。我希望它能传递更长的时间。我对于“人才”的定义也

没有单一的要求，只要在他喜欢的领域能够做得漂亮，对国家和社会有贡献，我

就感到非常满意了。 


